第五章 大乘不共法-4

法性本無二，隨機說成異；了義不了義，智者善抉擇。
「法性」，能稱為「性」者，當具「普遍性」與「永恆性」。於是以具「普遍性」與「永恆性」故，必本不二也。既彼此不二，也前後不二。

「隨機說成異」：但於不二的「法性」中，因眾生的根器不同；故能切入的角度也不相同。於是說法者，隨機適宜；故教法似成差異。

對於法性，有時說是「無常性」．「無我性」．「無自性」．「空性」．「如幻性」．「無生性」．「寂滅性」等。名相雖異，但並非衝突．矛盾。

傳統說的三法印「諸行無常．諸法無我．寂靜涅槃」，皆是就「法性」而說爾！

在後期的大乘佛法中，謂有三系「法性空慧．法相唯識．法界圓覺」，亦是就「法性」而有不同的切入處也。

「了義不了義，智者善抉擇」：於是乎，從原始佛法到大乘佛教的眾說紛紜中，就得善巧去抉擇：何者為了義？何者為不了義？

其實，了義不了義，非只是因於教典的不同。也為每個人解碼能力的高低。

故同一部經典，有人能解得了義，有人解不了變成不了義，有人錯解了變成外道說。

甚至了義．不了義，非僅止於義解而已，還包括能否修證也。否則，說得一尺，不如證得一寸。

大乘常自以為最了義，然就證量而言，卻未必比小乘高明也。

諸法從緣起，緣起無性空；空故從緣起，一切法成立。

諸法從緣起而有，而從緣起有者，必無自性；無自性者，又稱為「空性」也。

然而「空」，並非沒有，非斷滅。事實上，世間反而因「空」，才能存在，才能變化。何以故？

眾緣為「無自性」故，才能化合。以能化合故，能變現出種種境相來。

如《中觀》的偈頌云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」。

現空中道義，如上之所說。

故真善解「空」者，真空即是妙有。性雖不是相，性也不離相。性者，緣起無自性；相者，隨緣而現相。

雖現相已，本質上還只是如夢如幻，仍歸「空」也。

故真空即是妙有，妙有才顯真空。性相無礙，理事圓融。從世俗諦，悟勝義諦；於勝義諦中，流佈世俗諦。

以此空有不二．性相無礙．理事圓融者，即是中道也。

以上，乃偏就「法性空慧學」而說的。

一切法無性，善入者能入。或五事不具，佛復解深密。

「一切法無性，善入者能入」：前以「一切法無自性」的教法，唯「善根者才能入」。

善根者，即五事具足也。否則，就得退而求其次。

其次，就「法相唯識學」而說：

「五事不具」：非已種上品善根，非已清淨諸障，非已成熟相續，非已多修勝解，非已能積集上品福德．智慧資糧。

「佛復解深密」：佛復為此五事不具的眾生，更說《解深密經》。

《解深密經》是「唯識學」所依據的重要經典之一。然最初卻無單行本，而是夾雜在《瑜伽師地論》裡；看內容，也更似論典，而非經典。

若謂乃為「五事不具」的眾生，再開設「唯識學」；即已判定「唯識學」者為「不了義」也。

然而「唯識學」是了義？還是不了義呢？我下面會再確認：

或是無自性，或是自相有。
在「唯識學」中，主要在區分三性：一．遍計所執性；二．依他起性；三．圓成實性。且又謂：遍計所執性，乃「相無自性」；依他起性，乃「生無自性」；圓成實性，為「勝義無自性」。

依他起者，即依眾緣而起。然緣有內緣．外緣，故將一切緣都說是「他」者，是不合《中觀》義的─不他生。

既依緣起故，說是「生無自性」；這倒跟《中觀》相應也。

於是若於「生無自性」中，執為「自相有」，執為客觀實有，便成為「遍計所執性」矣！凡夫都是「遍計所執性」也！

反之，確認其為「生無自性」，而不執為「自相有」，不執為客觀實有，便成為「圓成實性」矣！聖人才證得「圓成實性」。

緣起自相有，即虛妄分別。依識立緣起，因果善成立。

由是若於緣起的「生無自性」中，執為「自相有」；便成為「虛妄分別」矣！凡夫都是「虛妄分別」的，以「虛妄分別」故，稱為「遍計所執性」也！

「依識立緣起，因果善成立」：以阿賴耶的根本「識」為依，而立緣起所生的一切法。

阿賴耶識，譯為藏識，含藏有無量種子。依種子生起現行──七識及相應心所，及根、塵、器世界等。

一切法生起時，又熏習成種子，藏在阿賴耶識裏。這樣，一切因果都能善巧地成立了。
其實，「依識立緣起」是方便說；「依緣起立識」，才是究竟義。何以謂「依識立緣起」是方便說呢？

心外法非有，心識理非無。達無境唯識，能入於真實。

這即是唯識學上，常標榜的「識有境無」。

以《中觀》的看法：內識與外境，乃互為緣起。故謂「識有境無」，不過是偏於二邊爾！何以故？境偏於無，識偏於有。

因此，「達無境唯識」，是不可能入於真實的。

然雖不入於真實，卻能啟於「方便」。何以故？

眾生皆以境為真實故，不免心隨境轉。現為「攝境歸心」故，遮識為無。修道是向內銷，而非向外求也。

所以我判「唯識學」者，為「修道位」。何以故？雖內識與外境，乃互為緣起。但修道者，卻必從「內識」去啟修也。

由是雖《中觀》的性空學，在析理上能得究竟；但在修道上，卻不若「唯識學」方便─俢行貴在一門深入也。

因此，先從《中觀》的性空學，見道；再從「唯識學」修道，才能更臻於圓滿也。

故也不能說「唯識學」為不了義者，何以故？未有修道的方便，何來證道的了義呢？

或以生滅法，縛脫難可立，畏於無我句，佛又方便攝。

此下，乃再說「法界圓覺學」也。

或問：為何不用印順法師所立的「真常唯心系」呢？

答云：我覺得這稱呼，本就有「貶謫」之意！是以不用。

「或以生滅法，縛脫難可立」：有些人對於何以無我，卻還能流轉三界．輪迴六道；甚至能證得解脫，都覺得大惑不解！

他們都覺得應當「有我」，尤其當有個「不生不滅的實我」才能流轉三界．輪迴六道；甚至才能證得解脫。

「畏於無我句」：於是這些眾生對於「無我」的教義．「無我」的文句，都覺得不相應；甚至覺得恐懼怖畏。

「佛又方便攝」：對於這些眾生，佛又得以「異方便」來攝受他．度化他。

以上的開門見山，即寓有深「貶謫」之意！不是嗎？

「異方便」雖不直言「有我」，本質上亦相近矣！

這種說法對真悟得「如來藏學」之精義者，只可說是「風馬牛不相及」也！

甚深如來藏，是善不善因。
云何「如來藏」為甚深呢？這不只關乎修證，也關乎義解也。

依我所理解的，佛法可簡單歸為四大義：法相．法性．心相．心性。

雖《中觀》是偏從法相，去論究法性。而唯識學與如來藏系，卻偏從心相去覺悟心性。

心相，如受．想．行．識及種種心所等是。大致而言，又可分為兩種性質：即染與淨也。

凡夫為雜染，聖者為清淨。學佛，則從雜染而向於清淨。

其次，心性者，心以「能了別」為性。這也就是：為何說有心呢？但為「能了別」故，謂其有心。

如以鏡子為喻。云何為鏡子？以「能顯相」故，稱為鏡子。

至於心相者，心所了別者，則為心相。恰似以鏡所顯相者，稱為鏡相。如貓來貓現，狗來狗現。

故心相者，是眾緣所生法。心性者，法爾如此，常住不變爾。譬如無常性．無我性．空性，也法爾如此，常住不變也。

於是乎，「甚深如來藏」者，即包括心性與心相；且心相中，又包括染與淨。

以包括雜染故，稱為「不善因」；包括清淨故，稱為「善因」。

或問：既以包括雜染故，而稱為「不善因」；何以又謂其「自性清淨」？

答云：既稱為性者，即有普遍性與永恆性。因此，必也得是「中性」的─雖性非淨．非染，相卻可淨．可染。

因此，謂其「自性清淨」，其實是方便說。

甚至，謂其「本來清淨」呢？

如將「本來清淨」，解為「性清淨」，則還是方便說。

反之，如將「本來清淨」，解為「相清淨」，則為外道見矣！

同理，謂「本來成佛」亦然，若謂「本來有佛性」，則不失為正見；若謂「本來有佛相」．「本來有佛種」，則為外道見矣！

再問：既「自性清淨」，云何又有「無始無明」？

答云：前已謂心性，其實是中性的；雖性非淨．非染，相卻可淨．可染。以無明故，稱之為染。但染是相染，非性染也。

因此既「自性清淨」，又有「無始無明」。其實並不衝突。

反之，若謂「本來清淨」為「相清淨」，便與「無始無明」互相衝突矣！

於是乎，有些經論，便將無明，說成「後起無始無明」．「無明乍起」？

若「後起無始無明」，則無明便是「有始」而非「無始」，無明便是「無因生」而非「有因生」也！

然後再說一些「有的．沒的」的比喻，真是愈說愈渾沌！

癥結呢？未將「性」與「相」，作清楚的了別與切割。不信，你看

印順法師的長行：

總之，佛是說有『常住不變』的如來藏，為善與不善所依，而一切法都能成立。

『常住不變』的，當是指「心性」而非「心相」。若「心相」者，必隨緣變遷，云何能常住不變呢？

於是乎，先將『常住不變』的，錯解為相的不變；然後再評之曰「勿濫外道見」，豈非含血噴人呢？

無始習所熏，名為阿賴耶。由此有生死，及涅槃證得。
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說：『無始時來界，一切法等依；由此有諸趣，及涅槃證得』。此中的「界」，即指「如來藏」也！

由此有諸趣，即前所謂「不善因」。

及涅槃證得，即前所謂的「善因」。

於是乎，「無始習所熏，名為阿賴耶」，也是偏就雜染的「不善因」而言。

為眾生有「無始無明」故，皆熏習成雜染種子，而收藏在「阿賴耶識」中。

然以雜染的是相，而非性也。故能隨緣變化，而漸由染轉淨！

隨什麼緣而能轉淨呢？隨聞法．修行的緣，而能由染轉淨！轉淨者，即能證得涅槃也。

佛說法空性，以為如來藏。真如無差別，勿濫外道見！
以上所說的「如來藏」系，因偏從心相去覺悟心性。故與《中觀》．《般若》的偏從法相，去論究法性。其實不能含糊籠統地說是「同而無差別」的；但也不能說是絕然地異，甚至是互相矛盾而衝突的。

「勿濫外道見」：「如來藏」系，嚴格說來，還不出「無我」的本質。何以故？既心性是普遍而非侷限性的，即無「我與非我」的界限矣！

其次，心相既是隨眾緣而示現變化的，當也是「無我」而已！

所以不能因再立個「如來藏」的假名，就謂其「有我」矣！

否則，般若學中再三強調：要發願．要修菩薩道，以至最後要成佛的，到底是有我，還是無我呢？

總之，真悟得「如來藏學」之精義者，絕不會有「濫外道見」的嫌疑也！

  就像真會得空義者，絕不至於「惡取空」．「斷滅空」一樣！

方便轉轉勝，法空性無二。智者善貫攝，一道一清淨。
以上所說大乘三系：法性空慧．法相唯識和法界圓覺，可說是「方便轉轉勝」。

「方便轉轉勝」依印順法師長行的解釋是：愈後者，愈方便。愈方便者，即離究竟愈遠也。

而我的解釋是：愈後者，雖也是方便；但卻能愈轉愈殊勝。殊勝者，即近於究竟─證道也。何以故？

其實，所有的經典文字，皆只是聞思的初方便爾！思後當修，修後能證，才得究竟也。

前既已云：我判性空學為「見道位」，唯識學為「修道位」。故修道已比見道更了義矣！

今再判：真如學為「證道位」。何以故？從見心性而能轉心相，心相若從染轉淨，即證道矣！

於是乎，證道又比修道，更勝一著也。

「智者善貫攝，一道一清淨」：於是從分析法相到分析心相，從覺悟法性到覺悟心性，從見道．修道到證道，如此前後貫攝。既能於差別相中作統合，也能於一道中分層次．階段，這才能稱為「智者」也。

反之，以一宗一派的說法為究竟，而貶其它者為不了義，為附外道說，即非能貫攝的智者也。

以諸法本來「不一．不異」，故偏一．偏異，都是有問題的。

更何況說諸佛法，為一．為異，豈非更不得當而已！

成熟眾生道，佛說以四攝：布施及愛語，利行與同事。
「四攝」者，四種攝人入法的方便：

布施：於三種施中（財施．法施．無畏施）中，我認為還必以「無畏施」為前提。何以故？若有畏者，你雖施財．施法，他卻不來受．不肯受爾！

前已謂「無畏施」者，即彼此間的安全感與信任感也。

於是，為達成「無畏施」的前提，就必以「愛語」為手段。

「愛語」包括和顏悅色．點頭微笑，先接納他人，再說些「問候．關懷」的話，以建立友善的關係。

「利行」，然後更以實際的行動，完成對方之所欲。當然得在合乎國法，又合乎戒律的範圍裡。

「同事」：功成身退，地位平等。既不可邀功，也不可標榜。但為眾生得離苦，不為自己求功德。如此自能得到眾人的信任．擁護。

雖未開口說佛法，佛法已在其中矣！

然後再應對方之所需─請法，而為開示佛法也。

初修菩提心，習行十善業；成就心不退，入於大乘道。

大乘以發「菩提心」為首要。菩提，本是「覺悟」之意，即求「覺悟」之心。

然若未有疑情，云何發求「覺悟」之心呢？

後遂以發「上求佛道．下化眾生」的心，為菩提心。

發心後，進一歩受菩薩戒，而安守於「十善業」的戒行中。

關於「十善業」，前已說過：有「消極地不為惡」與「積極地行善」；否則便只是「十不惡業」爾！

「成就心不退，入於大乘道」：要待入於「發心住」，才能不再退失菩提心。

住者，即心安住於正理也。

以諸勝解行，廣集二資糧；經一無數劫，證入於聖位。

以諸勝解─正知見，行─十行．十迴向。廣集福德．智慧兩種資糧。

這三階位，依《菩薩本業瓔珞經》說：十住著重於空性勝解的修習成就，安住勝義；十行著重在觀即空的假名有，以大悲心利益眾生；十迴向著重在空假平等的觀慧。

簡單講：十住位著重於對空理的勝解，十行位著重於從空到有．從理到事，十迴向位則為「中道不二」也。

「經一無數劫，證入於聖位」：雖經上都說，得經一大阿僧祇劫，才能證入初地。但我認為時間的長短，本就無自性爾！能證得否？才是最關鍵也！

初住極喜地，生諸如來家，斷除三種結，施德最增勝。
「斷除三種結」──身見，戒禁取，疑。這與三乘法的證初果，很類似。

或問：與三乘法的證初果，有何不同呢？

答云：三乘者雖斷三結而偏於無為，菩薩不爾！

「初住極喜地，生諸如來家」：初地又名「歡喜地」─以入法故歡喜。然而這種歡喜與世間五欲之樂的歡喜，完全不同。一種更安定．落實的體驗。

從此修行，便不再退轉；後必成佛也。故謂「已生於如來家」矣！

「施德最增勝」：以初地配六波羅密的「布施」度。其實，我認為這種配法，太牽強而毫無意義。

戒德滿清淨，名為離垢地。發光地忍勝，慧火除諸冥。
二地為離垢地，以配六波羅密的「持戒」度故，形容為戒德滿清淨。也以戒德清淨故，而稱為離垢地。

在說明地地進修的功德中，有兩項進修歷程，調和在一起。約十地修十波羅蜜多來說，前六地是施、戒、忍、勤、定、慧。但還有是：初、二、三地，修布施、戒善、禪定，這是以大乘心行，來修共五乘的世間善法。四、五、六地，修三十七道品、四諦、緣起，這是以大乘心行，來修共三乘的出世善法。

這樣，三、四、五的修道項目，就小有出入了。

初地──布施勝……修布施

    二地──持戒勝……修十善

    三地──忍辱勝……修禪定

    四地──精進勝……修三十七道品

    五地──禪定勝……修四諦

    六地──般若勝……修緣起

其實，不管怎麼配，都是很牽強的。

三地，名發光地，既配六波羅密的「安忍」度。又以修習禪定故，使慧火轉勝，能除諸暗也。

進滿修覺分，燄慧見無餘。難勝靜慮勝，善達諸諦理。

四地，名燄慧地，既配六波羅密的「精進」度。又以修習「三十七覺分」故，使我見、自性見、一切邊見，皆灰盡無餘也。

五地，名難勝地，既配六波羅密的「靜慮」度。又以修習「四諦」故，能善達於四聖諦之理。

難勝者，以止觀雙運難成就故。若成就者，即證入六地。

第六現前地，慧勝住滅定，佛法皆現見，緣起真實性。常寂常悲念，勝出於二乘。

六地，名現前地，既配六波羅密的「智慧」度。又以修習「緣起」故，能現證於性相不二。

就修定的功夫而言，能於滅盡定中，現證一切佛法─雖空而不礙幻有；故心雖恆寂，而常悲念一切眾生。於此能超出於二乘也。

遠行於滅定，念念能起入；方便度熾然，二僧祇劫滿。
七地，名遠行地，配十波羅密的「方便」度；故曰「方便度」熾然。

在修定的功夫，則提昇到於滅盡定既「念念能入」，也「念念能出」；然猶有「作意」及「出入」之別。

待二大阿僧祇劫期滿了，即可證入八地。

進入不動地，無相無功用，盡斷三界惑，大願極清淨。以如幻三昧，三有普現身。

八地，名不動地，配十波羅密的「願」度。能於「無功用心」中，繼續住於「無相行」裡！故曰：「大願」極清淨。

其實，這時既不能說有願，也不能說無願。既於「無功用心」中，云何說有願？本願力持故，不能說無願！

就證量而言，在此已斷盡三界的煩惱，相當於阿羅漢的證量。然而以本願力故，不會入涅槃！

「以如幻三昧，三有普現身」：八地菩薩者，即能千萬億化身；於三界中，隨眾生所需，而為現身也。如《普門品》所說！
善慧無礙解，圓淨一切力。第十法雲地，諸佛光灌頂，智增澍法雨，長善如大雲。

九地，名善慧地，配十波羅密的「力」度。

九地菩薩，能得法、義、辭、辯──四「無礙解」智。故不管自證．度他，皆能圓淨一切力用。

十地，名法雲地，配十波羅密的「智」度。

如王子冊封為太子，要正式登位時，在印度要舉行「灌頂」禮。

菩薩到了十地，是法王子，位居補處，即快圓滿成佛了。這就有十方諸佛，放大光明，為之灌頂。

從法雲而澍法雨，如大雨滂沛，無處不滿；大地的一切草木．花卉，不問大小，都能得到滋潤而茁長。

菩薩所修道，三祇歷十地。頓入與漸入，隨機有差別。

以上從「發心住」到成佛，公認須經十地與三大阿僧祇劫。

然而三大阿僧祇劫，是指時間的定數，還是功德的完成呢？

以時間無自性故，當是指功德的完成。

於是若以功德的完成來說，不同根器的眾生─或頓入，或漸修，便有遲速的差別。

三僧祇劫滿，登於妙覺地。

最後，功德圓滿故，登於「妙覺地」─即佛果也。

以上所說，從「發心住」到成佛的歷程，其實犯了一種「偏差」：

皆從「個人的角度」來看「修行」和「度眾生」。

其實，佛是「共願」所成的─以大眾求覺的意願非常高，便有人能「先知先覺」也。

然後再以「先知先覺」，來度「後知後覺」及「不知不覺」者。

反之，若處在一個「權力掛帥」的時代，或「唯利是圖」的時代；連自覺都不可能了，更何況能度眾生呢？

是以經典上常說「有佛的時代，如曇花一現爾！」

所以不是發心，就能成佛；也不是一起發心，就能一起成佛。

以上的「偏差」，還為「我見」和「自性見」在作祟爾！

所以大乘的見地，也高明不到那；云何常「自讚毀他」而「褒大貶小」呢？

佛身最寂滅，平等無分別。如彼摩尼珠，妙用利群生。

俗謂：佛有三身，法身、報身、化身。

法身者，以法為身。法者，「法性」和「法相」也。

於是就「法性」而言，乃「平等無分別」爾！

就「法相」而言，即「如彼摩尼珠，妙用利群生」也！

故非離眾生、非離器世間，別有法身也。

「佛身最寂滅」：於是就法身而言，當「性」是最寂滅的，然而「相用」卻非寂滅爾；否則，如何能「妙用利群生」呢？

法性所流身，念念現一切。佛事菩薩事，二乘眾生事；三世盡十方，依正悉無礙。於一現一切，一切入於一。

「法性所流身」：就是常謂的「報身」─這是因契證法性而有的功德身。

「念念現一切」：如下所云的「佛事、菩薩事，二乘、眾生事；三世、盡十方，依正悉無礙」等。

「於一現一切，一切入於一」：其實現來現去，是為了什麼呢？為了「度眾生」爾！

然為眾生的根器不同，所現者亦有別限矣！就像藥舖裡雖有一切藥，病患來時，非給一切藥也！

故力雖能現一切，實際上卻非現一切！

十力四無畏，十八不共法，大悲三不護，妙智佛功德。

四無畏：1.正等覺無畏，2.漏永盡無畏，3.說障法無畏，4.說出障道無畏。

三不護：如來的三業，清淨現行，決無過失，「不用怕人知而藏護自己」。

其實是「不怕有過失而防護自己」。

佛住於淨土，十八事圓滿；與諸菩薩眾，受用於法樂。

「心淨故國土淨」是以佛當常住於淨土。

而心淨者，簡單講是福慧的圓滿，詳細說有「十八事圓滿」。

「與諸菩薩眾，受用於法樂」：那與不與阿羅漢們，受用於法樂呢？

或說：度聲聞乘者是化身佛，而非報身佛也。

其實，初得法者，才有法樂。待證得「無相．無功用心」時，反而一切非樂．非不樂也！

諸法真實義，及證真實慧，無變異差別，是故無別乘。

「是故無別乘」：就性而言，當無別乘；然就相而言，卻不妨有差別。

是以十大弟子，雖皆阿羅漢，但智慧．神通．天眼等，還是有差別的。

同理，雖同證法空，有的落於消極無為，有的依然積極有為；眾生的慣習不同，法爾如是而已！

所以雖無別乘，卻不必是「同一軌轍」也！

佛得不動身，悲願化三有，示淨或示穢，咸令入涅槃。

「不動身」是指法身。然能於法身中，為悲願眾生故，而現有「化身」。

「化身」現於三界中，或現高大身，或現丈六身，或說苦切語，或說攝受語，或示淨土，或示穢土，皆為度眾生也。

「咸令入涅槃」：度眾生者，為使皆入涅槃也！

然涅槃又分「寂靜涅槃」與「無住大涅槃」。

否則，若唯指「寂靜涅槃」；便與下之「故唯一佛乘」相違也！

為除眾疲乏，化作可愛城；終示真實相，故唯一佛乘。

就《法華經》的觀點而言：釋迦佛於娑婆世界，起初是說三乘法，末後才會歸一乘。

起初云何說三乘法？這如商隊遠途跋涉，有的經不起長期的疲勞，故不願再前進了。

於是商主方便化作可愛城。向大眾宣告：目的地快到了。大眾才又鼓起力氣前進。

等到大眾休息一番，疲勞恢復了。商主才對大眾說：這是化城，真正的目的地──寶城，還在前面呢？於是乎，大眾才肯向目的地繼續前進。

化城者，二乘的解脫；目的地者，唯「成佛」也！

其實，就「性」而言，那有起點與終點呢？

所以「成佛」也是「化城」吧！

一切諸善法，同歸於佛道；所有眾生類，究竟得成佛。

「所有眾生類，究竟得成佛」：雖努力，而不急求結果；雖趨近，而不作終結。

故是不是成佛？本來就不是問題，何必多此一說呢？

